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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野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成片的草
与树木都在一起摇晃。大风托起巨大的史前秃
鹫，带着腐肉的气息，还有羽毛里幽灵的气
味，混杂进东南风裹挟而来的所有信息中：大
雨将来自南方或者北方，当然，或者根本没有
大雨。西面的敌人可能会在月圆时刻前来偷
袭——— 如果他们觉得许由还有很多值得抢夺的
东西，他们就会前来。当然，或者根本就不存
在这样的西部敌人。
  沛泽的大水浩渺无边，在肥美的草地上有
成片的羊群，狭长的三角洲对岸，狼群一直跟
在羊群的左右。如果没有那些优质的牧羊犬，
狼群会在光天化日下冲进羊群厮杀，血腥将让
它们失去理智。它们已经饿了三天，打算在今
晚采取捕猎行动，冲进羊群，哪怕只捕到一只
小羊，它们也不会气馁。
  许由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羊皮的坐垫在青
草上有些潮湿，他的长发被六月的和风吹起，
连同胡须一起在沛泽的岸边飘动。他一边将箭
装进背袋，一边将弓弦上弓，他用脚蹬着弓
身，让弓弯成上弦月，然后，用牙咬着弓弦，
将弦绷进弓身，他的样子让孩子看得着迷。女
人们忙着将帐篷和长矛装在牛车上，下面整齐
地堆放着多年来积下的粮食种子。他们要去往
沛泽以西的大山，赶着他们的牛羊，带着他们
的老人与孩子，将第一次远走他乡。没有任何
理由会将他们留在这里，包括这片肥美的
土地。
  昨天夜里，许由的哥哥曾问起行程和目
的，许由微笑着指向西方，当然，那是一个让
人心生不安的方向，狼和虎豹都来自那个方
向。可是，许由一向正确的决定让哥哥、弟弟
对他产生了类似于对神一样的尊敬，他们对于
许由的选择从不反驳。他们得不到神谕，但
是，他们相信，许由每一次都会得到神的
指示。
  他们将羊和牛包围在队伍中间，跟踪了几
天的狼群发出了绝望的叫声，它们不会跟着这
帮流浪他乡的人远行，只好另外选择其他牲
畜。许由的家人顺着沛水一路西行，路上他们
遇到了另一群烧陶的人，许由停下脚步，将他
们的肉干分给头人。许由与头人坐在红色的砂
石上喝茶，他们谈着新陶的价格。头人知道许
由，他认为许由不该为了一个王位而出逃，
说：“许由先生，没人会将你绑着走上圣坛
的，尧王不会，其他人也不会。你不该远
行。”
  许由只有微笑。他站起身来，接过头人递
给他的陶罐，同时也接受了头人的祝福。
  许由他们继续前行。夜晚，他们会在一片
月光满满的草原上扎营，生起火堆，蒸煮谷
物。弟弟们射到了野猪，猪肉架在火上；孩子
们一边烤肉，一边听许由讲述一些遥远的事
情。孩子们问他，为什么不要将同一个鸟窝里
的鸟蛋掏空？
  因为火光，孩子黑色的眼睛发出太阳的光
芒。许由温柔地说：“为了，不能让每一只鸟
儿承担所有悲伤。”
  好比，我们不能将整条河流里的鱼儿捕
尽，要将鱼骨和鱼的内脏留给狗，将野猪皮留
给身后的狼群；不能砍倒整片森林，只能砍倒
需要的那棵树木……一切，必将没有尽头。好
比，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为他人留下一条
活路。
  孩子们啃着猪肋骨，将其他骨头扔给他们
的狗。羊趴在草地上，新生的小羊咩咩地叫
着。夜晚的风停了，的确没有大雨到来。夜
晚，狼嚎声带来豹的光顾，它在许由的牛车前
嗅到了肉干的气味。许由吹响了号角，孩子们
埋在母亲的臂弯里，号角的声响让孩子梦到远

方，鲜花开满河岸，大鱼面带笑容。
  第二天，许由发现他们少了一只羊，一些
血迹一直延伸到河边，在那里，只剩下一个血
肉模糊的羊头。几只年幼的鹰在羊头的上方盘
旋，这些必定成为它们的食物。
  吃过早饭，每个人会喝些羊奶，吃一小块
猪肉。然后，他们继续西行。
  在草原上，一眼望不到头的荒野当中，除
了白云，一切都那么安静，但是，这里不适合
安家，没有河流，没有天然的遮挡物，这里会
成为所有野兽，包括人类的狩猎场。
  正午时分，走过一道光秃秃的山梁，许由
预感到了不祥。他听到了狗叫声，不是他们自
己狗的叫声。果然，在山石的后面，先出现了
一片黑狗，它们像野兽一样从山上冲下来。许
由的狗要迎上去，被人呵斥住。黑狗群后面，
出现了几个手握长矛的男人，他们身上穿着兽
皮，腰里别着锤子，并没有让黑狗停止攻击的
意图。许由的家人围成一团，最先冲过来的黑
狗被长矛刺中，后面的便跑了回去，抢劫者试
图抛掷长矛，许由的箭射中其中一个男人头上
的翎羽，那是一个头人。他愣了一下，然后召
回自己的狗，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这群抢劫者
退回山上，远远地站在山头，看着许由的家人
们顺着山坳继续行进。只有许由停在原地，他
将昨天猎到的半只野猪留在原地。那头人看到
了一切，从山上，远远扔给许由一个口袋，里
面装着一些种子。
  一个月的时间，许由带着家人走到了箕
山。第三天，尧王就来了，他要亲自见一见这
位圣贤的人。尧王穿过粉色的土地，涉过颍水
河，一路上，很多人向他讲述了许由的故事。
尧王裹着织毯站在河边久久不语。
  许由的传闻像极了他年少时的样子，一个
游走四方的俊美少年，手里握着自己制造的锋
利的铲子，像一只孤独的狮子一样，没有任何
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那时，他不知道自己要
建立自己的王国，会有无数臣民跟随在他的左
右。年轻的他，带领大家开垦出无数土地，建
起无数村落，种植出成片的稻田。如今，尧王
老了，他要亲自寻找一个接班人。许由的名字
从远方传来，他派出使者去游说许由，要将自
己的王位传给许由。没想到，许由得到消息的
第二天，便远走天涯。这更让尧王产生了兴
趣。他骑白马去阻拦许由，一路上，听到了许
多关于这位贤人的故事。
  尧王来到箕山脚下，他在一片茂密的树林
之中见到了许由。许由正坐在高大的树冠上，
为坐在树巢上的孩子们讲课，讲如何用鹿骨磨
制一个精美的鱼钩，在哪里才能找到鱼儿最愿
吃的鱼饵。许由看到了从草原上前来的尧王，
不用介绍，他就知道来人是谁。
  许由踩着云梯从树上下来，麻布织成的袍
子使他像一只飞起来的大鸟般飘逸。作为尊敬
的礼节，他向尧王鞠躬施礼，尧王也向许由施
礼。他们坐在飘着清香的流苏树下喝茶，尧王
命人从马上取来美酒，许由第一次喝到这种带
着乳香的米酒，酒气温暖了他的身子，让他感
到从未有过的愉悦。
  尧王和许由坐在树下喝了许多酒，他们从
河流的治理到水稻的播种，谈了许多。最后，
尧王站起身来，他的白马已在草地上吃饱，正
在河边饮水。尧王请许由接任他的位置，让许
由不要推辞。
  许由深情地看了一眼尧王，然后蹲下身
去，用河水细细地清洗了两耳。
  尧王已经明白许由的意思，在四千多年前
的那个傍晚，两个人站在夕阳当中，很快就成
了一段传说。

许由洗耳 不为恭听
□高玉宝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礼士胡同里，
至今仍保存有刘墉故居。
  说是刘墉故居，准确地说是乾隆皇帝赐
给刘墉之父刘统勋的宅邸。乾隆二十一年，
乾隆皇帝赏给刘统勋驴市胡同房44间，刘统
勋去世后，刘墉继续居住于此。
  礼士胡同，原名驴市胡同，位于今天北
京市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
至东四南大街，南有支巷通演乐胡同、灯草
胡同，北有支巷通前拐棒胡同。明清时期，
此地曾为贩卖驴骡的市场，故曾名驴市
胡同。
  有关礼士胡同的传说很多，其中人们最
关注的就是刘统勋、刘墉家族与礼士胡同的
故事。由于历史久远，主人更换频繁，到底
哪座宅邸是刘统勋、刘墉父子的，学者曾有
争论。今天的礼士胡同70号被学者认定为刘
统勋、刘墉父子居住过的地方。
  据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刘文
清公（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
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
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
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
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
石亦亡矣。”
  当时，刘统勋、刘墉父子在驴市胡同的
宅邸分为南北两宅，清代才子赵翼、朱筠等
寓居刘家时，就居住于此。童槐《今白华堂
诗录·咏怀五首》小注亦云：“时寓驴市胡
同，刘氏北宅”。虽说是大大小小的房间共
有44间，其实并不算宽敞，更不豪华。据史
料记载，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亲临驴市
胡同刘宅祭奠时，因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
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刘家。
《清史稿·刘统勋传》记载：上（乾隆皇
帝）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
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
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刘统勋宅邸，当时就备受敬仰。刘统勋
的门生伊朝栋经过先师故居时曾赋诗云：
“才兼谋断古犹难，硕德人人说富韩。来往
午桥桥下泪，断肠强半是孤寒。”
  礼士胡同历经岁月沧桑，承载了一个家
族的盛衰，也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故事，
回望刘墉家族的那些历史往事，令人感慨万
千。 

北北京京礼礼士士胡胡同同的的

刘刘墉墉故故居居
□李李金金科科


